
文化 溯源

铜墨盒里的周口故事
岳霄 文/图

现在的微信朋友圈晒着每个人的生活 ，其
中不乏琴棋书画 ，热闹缤纷的网络 ，已然是一
场当下潮人和传统文化的对话。 我也来凑凑热
闹，晒点书房之物铜墨盒，沾沾文化气，赶趟国
潮。

我手中所存的这三件墨盒，皆为椭圆形盖
制铜器 ，都残存墨迹 ，且是在咱们周口曾经使
用的老器物。 第一件墨盒盖，尺寸长 5.5 厘米、
宽 4.3 厘米 、高 0.6 厘米 ，镌刻 “周口至公街聚
盛源自造 老店白铜墨盒发□多快 ”；第二件墨
盒盖 ，尺寸长 7.4 厘米 、宽 5.5 厘米 、高 0.8 厘
米，镌刻“周口市北岸至公街 劳动生产 学习模

范”；第三件墨盒盒体和盖齐全 ，尺寸长 7.3 厘
米、宽 5.5 厘米、高 2.2 厘米，盖上镌刻“劳资两
利”字，周边加线条、五角星、梅花装饰，盒体镌
刻“周口朱顺兴”。

大家都很熟悉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但是铜
墨盒鲜有见到 ，既然是老物件 ，那么这类铜墨
盒从历史角度看，出现在何时？ 与周口有什么
渊源？

我查了一些考古界的资料，学界普遍认为
鲁班发明的木工墨斗为墨盒发展的雏形。 《孟
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 ”屈原的《离
骚》说：“循绳墨而不颇。 ”宋代沈括的《梦溪笔
谈》写有：“如绳木所用墨斗也。 ”从这三句话可
以看出 ，春秋时期虽未出现墨盒 ，但墨盒的雏
形墨斗已出现 ，沿用到宋 。 1986 年第 4 期 《文
物》《南京明代吴祯墓葬发掘简报》记录该墓室
石壁龛出土一件铜墨盒 “外加木盒 ，长 10.2 厘
米，宽 9.8 厘米 ，高 5 厘米 ，盒中残存吸过墨汁
的干丝棉”，可见铜墨盒在明代已有。 清末学者
震钧著的《天咫偶闻》，是清时期北京风土掌故
杂记，书中写有：“墨盒盛行，端砚日贱，宋代旧
坑 ，不逾十金 ，贾人也绝不识 ，士大夫案头 ，墨
盒之外，砚台寥寥。 ”这时的墨盒，是文人雅士
的追捧之物。

沿着《天咫偶闻》的线索，自然要去看看咱
们拥有“中国文房四宝第一街”的北京琉璃厂。
1865 年（清同治四年），江南谢崧岱进京赶考时
为劣质墨锭耽误， 誓欲发明出无须研磨之墨，
最终在北京琉璃厂获得成功，名曰“墨汁”。 谢
崧岱墨店就是现在依然知名的“一得阁”，店名
取自谢崧岱所书对联 “一艺足供天下用 ，得法
多自古人书 ”的上下首字 。 同时期 ，秀才陈寅
生，擅篆刻，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万礼斋墨盒店。
他镌刻技术精熟 ，用刀如笔 ，在铜墨盒上刻诗
词书画，平添高雅之气。 当时，铜墨盒有白铜、
黄铜、紫铜三种，以黄铜居多，内放棉丝用于吸
存墨汁，兼具砚和墨的功能，携带方便，由此流
传开来。 到了民国时期，白铜墨盒渐多，尺寸外
观也更精小。 现在，在琉璃厂已经看不到铜墨
盒了，但在潘家园和全国各地的文玩市场偶有
看到，尤以镌刻精美的墨盒价高。

多年前 ，刚收集到铜墨盒的时候 ，我有几
个疑问，咱们周口不产铜，为何会有铜器？ 这和
周口曾经的打铜街有没有关系？ 墨盒上刻写的
至公街又在哪里？

于是，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周
口文史资料中找到了一些记录：“清末（约 1860
年 ），周口的打铜 、打铁业店铺捐款 ，在河北关
帝庙东侧营建一座老君庙 ， 庙院内建大殿三
间，设太上老君像。 ”因太上老君李耳为道家始
祖 ，他炼丹有术 ，冶炼铜铁与炼丹相似 ，故打

铜、打铁业皆以祖师敬之。
过去 ，很多人喜欢用这种传热快 、耐用兼

“保值” 的铜器。 使用铜器是身份与地位的象
征 ，富裕人家大多有几件铜器傍身 ，铜器越多
越能彰显家族的富庶。 手工制成的铜器种类繁
多，包括铜盘子、铜壶、铜火锅、铜酒杯，以及碗
筷 、蚊帐钩等日用品 ，还有锣 、钹等乐器和香
炉、佛像等供器。 在婚庆嫁娶中，人们也会用铜
盆、铜锅作为嫁妆，取“同偕到老”之意。 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 ，塑料暖水袋还没有普及 ，冬天谁
家有个铜暖水壶 ，能放被子里暖脚 ，是件很幸
福的事。 传统的铜火锅现在依然时兴，人们在
数九寒天吃上一口铜火锅涮的牛羊肉，那叫一
个得发。 2000 年前后，周口摄影家刘亚欣拍摄
出版《周口三十六行》专题系列作品，其中就有
打铜行当。 周口摄影家刘传生拍摄留存的也有
带打铜街路牌的作品。

为了进一步了解打铜历史，我在旅行的时
候做了一些类比寻访。 清中后期到民国初期，
铜器制造业十分鼎盛，全国出现了众多以打铜
出名的街道。 去重庆旅行，我在小什字和东水
码头之间找到了打铜街，这条街周围有中央银
行、交通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曾被誉
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华尔街”。 记录着我军旅生
涯的广州，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也
是我喜欢的城市 ，在这里的光复中路 、文昌北
路 、恩宁路等老街道 ，至今还能看到经营百年
的铜器铺。 我每次回广州，都会到老街道走走，
感受南粤风情。 我还去过武汉的打铜街，这条
街距离汉正街不远，梅兰芳的“虎音锣”就出自
这里，但现在已经没有铜器店铺。 另外，还有漳
州打铜街、芜湖打铜巷、济宁打铜街，也是只存
街道名，而无铜器店铺。 但是，在距离咱们不远
的亳州，让我有了小小的惊喜。 2015 年，我在亳
州白布大街打铜巷的铜器店和店里的老人家

聊天，老人家说他家祖上曾在周口学过打铜。
通过在这些城市的寻访，我发现了一个共

性 ，即 ，清时期 ，这几个地方都是重镇名城 、交
通枢纽 ，水运便利 、商贸繁荣 ，物资交流通畅 、
行业品类众多。 还有一点就是都有水，打铜技
艺主要包括选料、熔化、裁剪、煅火、锻打、修饰
抛光几个制造步骤 ，过程中需要水源 ，这几个
地方都有河流， 水资源丰富， 利于打铜加工。
1958 年 ，铜作为一种战略物资 ，被统一收归国
有，以打铜为生的手工艺人纷纷转行。 自此，打
铜业式微，与此同时，新机械技术、新材料的出
现和普及，加快了手工锤打的铜行业退出历史
舞台 。 这几个地方的打铜街也就渐渐隐于市
了。

清楚了打铜历史，再来找寻周口打铜街和
至公街的位置。

至公，意思是最公正、极公正。 《管子·形势
解》：“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 ”1933 年
《淮阳县志》的周家口地图显示有至公街，没有
打铜街。 上世纪 90 年代的周口市区图，显示有
打铜街，与民国地图中的至公街位置一致。 在
现在的周口市区地图上，已经没有这两个街道
的名称。

2004 年，周口市川汇区地名办公室编撰的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地名志》 记录有：“打铜
街 ，东至中州北路 ，西至原区人大常委会大楼
后 ，长 200 米 ，宽 2 米 ，柏油路面 ，属德化街居
委会。 据民国二十二年 （1933 年）《淮阳县志》

载：原称至公街。 1956 年前，居民多以打铜器为
业，故称打铜巷，又叫打铜街。 所加工的铜器精
细耐用 ，远近闻名 ，畅销海内外 ，不仅实用 ，且
有艺术收藏价值 ，后打铜业衰萎 ，匠人多数转
业，1966 年更名图强街。 1982 年复名打铜街。 ”

虽然 “原区人大常委会大楼 ”没了 ，但是
“中州北路”还在，至公街的位置现在是住宅小
区。 走到这里看看，旧屋老街不复在，斑斓新宇
窗灯闪现，睹物浮想，不过短短几十年。

明确了街道位置， 就为老物件确定了制作
产地和时间范围，同时，第二件和第三件铜墨盒
上的文字，也表明了该时间区间的社会背景。

第二件铜墨盒上有“劳动生产 学习模范”，
我猜这是一件奖励先进分子的奖品。 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 全国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各
行各业恢复生产，人们踊跃参加劳动生产和学
习，积极投身建设新家园。 这八个字恰恰就是
这段历史的印证。

第三件铜墨盒上的“劳资两利”，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的缩影。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 是以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
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劳资两利”指在处
理劳资关系的过程中，既要维护劳动者的应得
权益，又要承认资方在经营过程中依据其生产
资料所有权占有剩余价值的正当性。

铜墨盒上镌刻的“周口朱顺兴”，我猜测是
人名 ，因为朱姓是周口本地大姓 ，在周口几个
老街道居住的朱姓人家颇多，可惜难以查询到
此人的信息了。

这三件残存着墨迹的方寸铜墨盒 ，让我连
接起上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的时间轨迹 ，解
析出人 、物 、街道 、国事共同熔铸的近百年故
事。 铜墨盒历经岁月涤荡仍散发着金属光泽，
饱含着周口邻里市井的温情，在岁月长河中诉
说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老周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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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作者收藏的铜墨盒。


